
（上接第十三版）
记者旁白：总忆当年勇，说明老了。莫

再说一个沈阳重型机器厂就为装备新中国贡
献了多少个“第一”，莫再说退出计划经济
最晚。改革不讲吃老本，一停顿机遇就倏忽
而过。市场竞争的残酷就认你现在行不行。
从高峰沉入低谷，从老大坠入老大难，“醒
得早却跑得慢”，没有谁比身处其中的铁西
人感受更加铭心刻骨。偌大铁西，欲说还
休，欲说还休——

工人第一村沦为“度假村”

“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
KTV 那属高消费，麻将赌博你干扰社会，
不如彩票经济又实惠……”

这词多硬！开彩票站的下岗职工口才丝
毫不亚于小品大腕。

“这算好的，至少人家大小不济也是老
板。”许斌推开窗户指着不远处的彩票站
说，工人大批下岗那会儿，人们手里攥着万
八千不等的买断工龄补偿款，闲极无聊时就
去彩票站买彩票玩。

许斌从小就住在铁西工人村，一家老小
三辈 6 口人住工人村筒子楼 13 平方米的小
房，只能床上叠床，拉帘就算隔断。但你得
知道，1952 年始建，覆压上百公顷，首批
79栋 （后来发展到1500多栋） 苏式建筑连
片围合的铁西工人村，是工人眼中首屈一指
的“全国第一村”，煤水电暖一应俱全，最
初只有高工、专家和劳模才能光荣入住。作
为中国工人生活的样板，工人村曾接待过

60 多个国家的外宾参观访问，其中不乏外
国首脑。

“工人村里啥都有，邮局、合作社、卫生
所、幼儿园、学校……你能想到的这都有，每
天到小人书书摊看看是我最大的爱好。”许斌
回忆在工人村的童年时光，挨家串门，一家烧
菜满楼飘香。1977 年家里添个 9 寸黑白电
视都觉得很“拽”（得瑟炫耀的意思）。

领导也住工人村。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叶选平曾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当时
就住在工人村61栋2-2-9号。时任厂专家
办主任的陆德仁和叶选平是老同事、老邻
居。“我住一楼，他 （叶选平） 住二楼，经
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陆德仁回
忆，叶选平为人热情、朴素，和工人同吃
同住同劳动，在前苏联学习时带回来的一
辆小轿车也交给厂里集中使用。“他调走的
时候将随身多年的一只羊皮箱送给我作纪
念，现在就陈列在工人村生活馆。”陆德仁
挺怀念那段热诚向上简单美好的日子，他
说不管什么时代、不管怎样改革，党的好
作风都不能丢。

半个世纪过去，工人村和铁西的工厂一
样不可避免地老去。物是人非，住在工人村
也已不是“骄傲”的代名词。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伴随企业破产倒闭，铁西工人几
乎成建制地下岗失业，两口子在一个企业
的，刚开始还能确保一人在岗，后来破产的
多了，一个也保不住了，工人村里满是闲
人，自此被居民自嘲为第一“度假村”。

在企业打拼20多年的许斌到手的遣散
费只有8000多元，这笔钱还得个人续缴社
保。在家待了1年半，许斌坐不住了，当保
安也干。没办法，孩子上高中，处处都用
钱。这时候，许斌有点后悔，工厂最后一批
分房时，自己仅差“一分”没分到。

1998 年以前铁西还有房屋配给制，就
是所谓福利分房。工厂“贴大榜”，大家一
起算工龄、拼学历、比贡献，最后综合分
数，高分者得房。许斌那时还算年轻，跟着
别人挤进人山人海的礼堂，有人高声唱票，
大黑板上计数。够线的蹦高欣喜、落选的抹
抹眼泪。凶一点的找分房办大吵一通，不能
说争破头，可也没一个谦让的。都知道今后
房改了，货币化了，不挤最后一班车就没
戏了。

涉及个人利益的改革，许斌称之为
“卡线”，年龄线，职级线，年代线等等。
被线划到可照顾的圈外，就啥也没有。离
线太远自然也无需抱怨，就像现在的大学
生，毕业工作后已经习惯了自己买房。难
过的正是踩在线上，就差个一天两天、一
点半点，而与福利无缘。

对许斌而言，工人村实在是不能再住下
去了。楼体破旧，管网老化，暖气不能加
压，电表时常跳闸。有点能耐的都搬走了，
还在工人村留守的人就盼着啥时候动迁，到
底啥时候呢？

记者旁白：是谁为老工业基地带来无
数荣光？又是谁为改革默默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多么坚忍，多么体谅，我们的工

人阶级好啊。”20年前，时任辽宁省委书
记的闻世震念及失业职工为数不多的工龄
补偿，在走访下岗职工时曾经潸然泪下。
他归纳老工业基地的难题有两条——“钱
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而最迫在眉睫
的是“人往哪里去”。政府、社会，一时
上哪里找那么多就业岗位？请看小巷里的
兜底改革——

“小巷总理”黄大妈

社区书记恐怕是比芝麻官还小的官，可
有一位社区书记却声名在外，国家总理都来
看她，连参加APEC劳动保障高层研讨会的
各国政要也特地跑到沈阳铁西小巷里听她讲

讲。她就是黄凤珍，人称“小巷总理黄大
妈”，这个响亮的名号还是2002年时任总理
的朱镕基来视察时叫开的。朱镕基称赞她：
你给群众办了那么多实事，“小巷总理”不
简单啊。

因多次采访，记者和黄大妈是老熟人
了。82 岁的老人家穿着打扮依然喜庆，粉
色大袄绿丝巾。她说这辈子就看不得别人抹
眼泪，希望大家一看到我就转忧为喜。

这位风风火火的老太太，在铁西兴工街
道九委社区任上安排了5000多人就业。她
是怎么做到的？办企业，最多时黄大妈办了
100多家企业。黄大妈是企业家吗？不是，
黄大妈最早是小学教师。黄大妈很有钱吗？
没有，黄大妈到社区，每月工资从20元涨
到200元，就这些。

那靠啥办企业？靠劳模精神。20 年前
橡胶厂正在拆迁，黄大妈带着社区员工和自
己的老伴一起去淘宝，像力工一样捡砖、背
砖、拉砖。黄大妈外甥是某企业工段长，又
从那“借”来工人盖房子，黄大妈管饭，白
肉顿大白菜。窗户和门怎么办？从驻街企业
拉些赞助。400平方米的“企业集团”就这
样一分不花地戳起来了。说是集团连锁，其
实就是小修理部、小卖部、小饭馆，却一下
子解决了120多人就业。黄大妈的这些连锁
店很正规，员工都穿一样的工作服，粉色衬
衣，红领带，男男女女都和黄大妈一个
气质。

社区内场地不够用了，怎么办？黄大妈
急中生智：何不创办无围墙的工厂。先开培
训班，组织下岗女工学手工编织，就在各家
各户分头编织活计，不用离开家，不妨碍看
孩子做饭，一月能挣 2000 多元。就这样，
黄大妈创办的英华手工编织厂先后安排了几
千人就业。外贸部门主动来找黄大妈合作，
因为老外认可中国手工编织的文化。编织厂
的鞋、帽子、围巾、手套、坐垫等300多种
产品远销世界8个国家。影响力达到什么程
度？在美国的世贸大厦里还专门设有展销
厅。后来纽约世贸大厦被袭击撞塌了，就断
了联系。黄大妈还为此惋惜过。

名气大了，工商局提醒黄大妈赶紧注册
吧。“黄大妈”三个字变成了著名商标，黄
大妈申明：只要能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这
个商标可以免费使用。

有一天，来了两个人跟黄大妈商量，您
这是无价宝怎能叫人无偿使用呢？这样，给
您60万元，我们买断这个商标。嫌少？给
您100万元养老成不成？

“那我不成‘黑’大妈了？”黄大妈听明
白了，卖了这个商标，自己可以发笔财，但
这个下岗职工再创业的品牌就永远失去了，
她断然拒绝。回家路上核计着孩子们可能会
埋怨，结果孩子一致支持她：“卖牌子就伤
了下岗职工的心，您老的名声就臭了！”

在黄大妈眼里，社区万事细如毛，但
工作又不能仅围着几栋楼的家长里短转
悠，要在最基层把政府的忧心事分担过
来。她理解的改革，就是没有分外事，只
想干事、干成事。黄大妈对下岗工人说：

“只要肯吃苦，我保证你们有工作。”这承

诺，她做到了。
因为可爱而被留任，在全国也是独一

份。黄大妈一直干到72岁才从社区岗位上
“半退”下来，街道授予她“社区终身名誉
主任”。时代变了，再就业矛盾缓解了，黄
大妈的连锁店也都改制为个体经营了。黄大
妈再也不用拿个小本四处到企业打听、到劳
动局抄用工信息啦。今天的黄大妈是不是也
该歇歇了？“我是闲不住的人，闲下来我就
得生病。”黄大妈给自己定了性。

“退休”的黄大妈仍旧是一会儿也闲不
下来。她的头衔更多，关工委副秘书长、五
老报告团副团长、街道文化协会会长、工商
税务社会监督员……煤气、自来水涨价听证
会也邀请她参加，街道党校还成立了黄大妈
讲师团。黄大妈去体检，医生说，哎呀，大
妈您的心脏是30岁的心脏呀。黄大妈说奇
怪不，咱以前像男劳力一样扛沙子水泥，到
现在也没腰脱，啥病也没有！

记者旁白：几十万、几百万的职工下
岗，对他们的家庭来说，等于天塌下来
了。社区虽小，却是社会保障最密实的网
眼，是为企业改革托底的最后一层安全
网。沈阳铁西的黄大妈们干着世界上最艰
难也是最漂亮的事。然而，黄大妈们不是
神仙也没有三头六臂，她们可以在改革最
末端做个缓压阀，可以贴钱贴物甚至贴上
老命，但最终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
题，拍板唱主角的还是深化改革。铁西改
革，需要来一场大动作——

搬迁不能“屎窝挪尿窝”

“我们拒绝拆迁！”2002 年夏天，当铁
西改造指挥部负责人王振中带队去沈阳第二
开关厂做思想动员，迎面就看到这样的
横幅。

听到要拆迁的消息，破产企业的工人
们纷纷自发组建了“护厂队”，不准工作人
员进厂。厂长甚至下令把“铁改办”的工作
人员关了起来。铁西以前是拆过一些违章
建筑，但拆一个几千人的大厂从无先例，难
以接受。

以前铁西也想换种活法，就改制争论过
“靓女先嫁”还是“丑女先嫁”，结果可好，
统统变成了“剩女”。铁西的企业，已经不
再相信谁能解决他们的困境了。对工人们来
说，只要厂子还在，心里觉着将来总有个底
儿，如果连厂带地都没了，他们找谁去？

一部“老爷车”，到了大修时期怎么
办？见证铁西巨变的现任铁西区委书记李松
林介绍，见死都救、撒芝麻盐是铁西前期改
造的一个特点。1986 年到 2002 年的 16 年
中，曾有240亿元国家投资注入铁西。然而
慷慨的输血并没有改变衰弱的病体，反而陷
入“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这个“东北现
象”的泥淖。道理不复杂：国家实行拨改贷
以后，谁改造意味着谁高负债。“辛辛苦苦
一整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说的是企业白给
银行打工到头来还欠账的事儿。那时不少人
对铁西改革改造充满了悲观情绪，甚而萌生
了放弃的想法，“别改别调了，那是个无底
洞，投多少钱都得打水漂”。力量下在哪？
二产还是三产？沈阳确实为此彷徨犹疑过。
加上大批职工下岗的压力，使沈阳和铁西忙
于疏解社会矛盾，铁西改造长时间没有实质
性的大动作。

街头摆摊是产业工人的最终出路吗？开
饭馆、洗澡堂能拉动工业基因代代相袭的城
市吗？没有大发展能有持久的稳定吗？坐而

论道已经把老工业基地耽搁得太久了。
事关铁西改造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出台。

2002年6月18日，沈阳市宣布，将铁西区
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
区。原40平方公里的区域总面积接续扩增
了10倍。事后人们知道——

这一锤，最早擂响了东北振兴的战鼓。
这一刻，铁西改革豁然开朗。
这一天，成为铁西改造历史上的分

水岭。
李松林说，两区合并虽非万能药，但它

改变了过去“微调小改”模式，跳出了“一
厂一议”的窠臼，给铁西老旧企业实行整体
搬迁改造提供了辗转腾挪的空间。这场改
革，不是简单地物理位移，更不是“屎窝挪
尿窝”，是化学反应，是改头换面。

首先是“钱从地里来”。铁西城区地价
比开发区每平方米高出2000多元，仅级差
地租一项就给320户搬迁企业带来土地净收
益300亿元。国企50亿元的历史债务，欠
职工的35亿元内债一揽子解决，企业由此
获得重新起跳的无息资本。铁西政府也不算
白忙活，沈阳赋予铁西规划审批、土地出
让、配套费收缴等市级管理权限，企业所得
税市级部分就留在区里。这下，困住铁西巨
人的资金枷锁解开了。

其次是“包袱学会甩”。企业该破产的
破产，该重组的重组，该改制的改制。原来
企业大而全，啥都有啥都干，搬迁把企业附
属物有效切割，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生产
要素重新规划，集约经营。比如各家的铸造
车间剥离出来统一建设铸锻园，统一处理污
染排放。铁西新区为什么大气质量快速改
善？因为600多根烟囱拆掉了，昔日的耗能
和污染大户利用电厂余热联网集中供热，绿
色生产使得工业污染没了出口。

几经劝说，第二开关厂等“钉子户”平
稳拆迁退出。“东搬西建”战略终于顺利推
开。2002年底达成搬迁协议的企业还只有
12家，第二年就猛增至65家，后来大家排
队申请“我要搬”。再看铁西老城区，工业
企业搬走后，碧水蓝天重现，绿化植被增加
1倍，商贸地产纷纷涌入。昔日的“亏损一
条街”变成颇具现代感的“汽贸一条街”。
城区各处面貌焕然一新、流光溢彩。

到2011年，铁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
产值 2670 亿元，是 2002 年的 20 倍，年均
增长近 40%，铁西家底殷实了。可是铁西
领导心里还是不踏实。一次，李松林到棚户
区走访，还没迈进屋，额头就被门框磕了一
下，头没疼，但李松林的心却疼了起来，他
说：铁西改革振兴为了谁？如果不能将振兴
成果回报广大职工，就是本末倒置。

有钱就向民生投。铁西在辽宁率先建
立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率先完成了
150 万平方米的老工业棚户区改造，在全
国率先制定并实施了对特困群众的梯次救
助。工人村居民迎来了大规模动迁改造，
退休职工尹中福仍然选择回迁到改造后的
工人新村，没用掏钱就住上了南北通透的
三室一厅大房子。他感慨说新小区景观绿
化带比周边的商品房小区又大又漂亮，日
子真是越过越美。

参与拆迁工作的铁西干部潘庆三说，群

众最满意的是回迁房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
铁西按照职工承受力进行成本倒算，制定动
迁政策让广大工人少花钱、不花钱住新房，
4万多户产业工人家庭居住条件显著改善。

记者旁白：不能因为速度慢了就自怨自
艾，不能因为遇到挫折就否定第一个“振兴
十年”。2002年以来铁西改革振兴的效果显
而易见。一个卫星都看不见的重度污染老城
区，变成模范生态区，并获得“联合国全球
宜居城区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振兴东北
办授予“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
造业发展示范区”称号，从正面肯定了铁西
的探索和创造。铁西的几沉几浮，恰恰反映
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没有一
劳永逸的改革良方，躺在功劳簿上，随时会
被改革大潮所淹没——

和“新东北现象”作别

铁西，辽宁乃至东北，最近几年再次面
临经济发展难题。GDP 增速放缓，甚至出
现了负增长。“新东北现象”的议论再度升
温。添油加醋的旁观者也找到了负面情绪的
宣泄口。

辽宁经济学家林木西直言：这一轮经济
下滑冲击并未像以往那样带来大量破产、失
业，餐馆照样火，广场舞照样跳，群众生活
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因为此时的老工业基地
已经构筑好了社会保障堤坝。但依然需要扪
心自问：体制机制问题是浅尝辄止就可以绕
过去的吗？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企业组织
结构等结构性问题解决了吗？行政效率所代
表的经济发展软环境改善了吗？改革几十年
过去，深层次的老问题才真正触及。

搬迁改造后的铁西企业依然重视外延
扩张，津津乐道于体量之“大”——随便
拎出一个都比故宫面积大。但为啥不比单
位面积产出？不比核心竞争力？市场红火
时忙着扩产能、赚快钱，顾不上转型升
级；一旦需求萎缩，扩张的产能顿成累
赘。不少企业自诩高端，其实仍处于“高
端中的末端”，用进口零部件干组装的活
儿，挣微薄的打工利润。

为啥不用核心技术武装自己？东北大学
一位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说，东北科研成果
常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成果在本地的转
化率一直很低。“一些国企缺乏创新激励机
制，决策慢，落实周期长；南方不少企业却
主动上门找技术，当场购买，有的甚至成果
没出来就先付定金买断。”

良药苦口利于病。何以解忧？唯有深化
改革。沈阳市市长姜有为认为，对于铁西的发
展，还是要强调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突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事情做实。要承认
差距正视不足，也要找到路径坚定信心。

铁西抓住中德装备园建设获国务院批复
为“国家战略”的机遇，以改善营商环境为突
破点，在全国率先推出“无费区”和“承诺制审
批”。成立全省首家区级“联合评审中心”，社
会资本投资项目审批时限由4个月压缩至1
个月左右。中德园“无费区”政策作为沈阳市
唯一的创新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铁西国企属于正在进
行时。沈阳机床集团综合改革试点成为国家

八部委共同批准的唯一地方样本。北方重
工、沈鼓集团等综合改革方案获市政府批
准。集体企业改革和僵尸企业退出工作启动
后效果已显现，到2017年底，铁西区19户

“僵尸企业”退出历史舞台，51户国有企业
“去挂账”和89户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工作
也全面完成。

金融创新一直是制约铁西发展的短板。
融资难、融资贵，摊薄了装备制造业本已微
薄的利润。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分离，阻
断了传统工业快速升级的通道。铁西区曾对
区域内36家大企业作过调查，发现通过银
行贷款等传统方式融资的占96%，多元化融
资的仅为4%。为此，铁西下决心迈出实质
性步伐。组建金融办，成立铁西区投融资管
理中心。总规模150亿元的中德产业投资与
并购基金获省政府批准。沈鼓集团成立全市
首家企业融资租赁公司，沈阳机床集团与国
开行就设备融资租赁已经开展合作。

振兴打出“组合拳”，与东北现象作
别，使铁西经济率先筑底企稳，并出现明显
回升的向好态势，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从经
济数据和走势情况看，铁西目前主要经济指
标及增幅再次位居沈阳第一、全省前列。

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给
铁西鼓劲：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
段，铁西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彻底涤荡
制约东北振兴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病，以涉深
水、闯险滩的勇气来一次新的浴火重生！

记者旁白：当有人还戴着有色眼镜看东
北的时候，国际汽车巨头宝马公司对“铁西
气候冷还是暖”早有预判。他们在铁西一再
追加投资，不仅是整车，还有最新型的发动
机和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在上轮合资合同
到期的前几年，宝马就主动提出将合约延续
至2028年。

改革、振兴，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使
命，当然，每个阶段亦有每个阶段的难题。
铁西所代表的老工业基地振兴不可能毕其功
于一役，改革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打
一场持久战，更需要去掉浮躁。唯有如此，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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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铁西！
——一个老工业基地的改革与振兴之路

工人村今昔对比。 （资料图片）

昔日围绕工人村流淌的臭水沟——卫工
明渠，现在成为铁西景观河。 杨兴海摄

宝马在铁

西一再追加投

资。图为车间

内景。

丛 林摄

黄大妈（右一）给下岗职工示范理发。
（资料图片）

改造前的沈阳铁西棚户区。
（资料图片）

铁西是新中国第一炉钢水的诞生地。
（资料图片）


